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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KAN

副 刊

难忘的历程（一）
姻 郝永胜 忆述 杨树恩 整理

一、走向光明

从我记得事起，家乡就笼罩着天灾人祸和兵荒马
乱，我从九岁起就开始揽工放牛，我的六个姐妹，有的
从小就当了童养媳，一家人住在一丈见方的一个土窑
洞，一个小水瓮，四、五个盆盆罐罐，放一点棉蓬、灯橡
之类的草籽，这些就是当时的粮食。

我在童年时代，几乎从来没有过欢快，到了十四、
五岁，经常思考怎样摆脱痛苦的现实，想来想去觉得当
兵是个办法。过了些时候，自卫队排长王六十八招兵
买马，听见我想当兵，专门来找我，我答应和老人们商
量。可这件事让杨培森知道了，一天，他专门来我家谈
叙了好长时间，他对我说：“听说你想当兵呀？其实去
自卫队当兵，还不如去念书识几个字。”

“到哪去念书？”我和老人们都惊奇地问。
“到后套五原。”
“咱穷人家怎能念得起书？”
“那里有个公费学校，又念书又生产，不用交学

费。”
老人们听了他的活，还在犹疑。杨培森临走时又

叮嘱说：“你们好好思量，慢慢打一打主意。”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十六岁了。一天，杨培森

又来到我家，这次他住了一夜，记得他说：延安有个毛
泽东，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天下，帮助咱穷人身解放，青
年人到了那里又能学文化，又能学武艺，能学浑身本
事，去延安就等于走到了新世界。

秋收时分，杨培森再次来到我家，我们留住他又住
了一夜，他这回又讲了很多革命道路，鼓励我走光明大
道，到到延安去。我父亲得很兴奋，叫我跟上杨培森走
吧。我们这时才明白，杨培森不单是个私塾先生，是共
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听说我想当兵，怕我走到邪路上
去，费这么大的功夫，做我们一家人的思想工作，要把
我引上正路。这次我们商定了走的大体时间。

一九四一年正月初九，杨培森来到我家。他开门
见山地说：“走哇，还有后沟的刘德明。”母亲一听说就
要走，连忙动手给我缝补褴褛的衣服鞋帽，汗珠和眼泪
一齐往下滴，也顾不得揩一下，缝好衣裳后，她说：“他
叔，我把娃交待给你了。”

我们走的时候，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块钱给了我，
老人们把我送了很远，直到互相都瞭不见了，我还忍不
住一次次回过头瞭他们。我们把刘德明找上后，一起
走上了奔向延安的道路。

当天晚上，我们到了青达门，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人杨柱、王光先住到了一起。他们商量决定由王光先
送我们。王光先嘱咐我们，路上要是碰见国民党的卡
子查盘不要怕，就说咱们是寻马的。第二天大清早，王
光先就和我们一起动身，走了七八天，到了鄂托克旗的
乌素加汗。这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走近了一个
村庄，突然从路旁的柠条林里跳出两个带怆的人来，大
声喊：“站住！”我和刘德明都有些慌了，王光先和杨培
森上前和他们接话，王光先写了个条子交给一个哨兵
拿着向村里走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哨兵出米让我们进村，杨一木和
李维新两位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几天以后，我和刘德
明都领到了一套土布灰色军装，过了几天，我们接到通
知，准备出发去延安。

在去延安的路上，杨培森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一个月以后，我们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二、延安受命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按照组织的安排，我们十

多个青年，由彭达同志带领，从乌素加汗出发，弃赴革
命圣地———延安。

从乌素加汗到延安，步行共走了一个来月。经彭达
同志联系，安排我们住在西北局招待所。彭达同志住了
中块党校，我们住了延安抗大民族部（后来改为民族学
院）。该院于一九四四年四、五月间，迁到城川。一九四
五年初，我正式毕业，留校搞了几个月会计，后调到定
边保安处搞特特工作。经过特工训练，组织决定杨培
森、刘德明和我三人，到白区开展地下工作，组织给我
们的任务是：配合贺龙将军解放包头，在伊盟一些地方
搞起地下武装力量。当时我们全部换成便衣，每人赶一
辆二饼子牛车，装成贩碱的人，从定边出发，先到鄂旗
碱湖拉上碱，转到包头去卖。一方面作为掩护，另一方
面也等集一些活动资金。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一个劲儿赶路，走了三天才到
了三段地，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据点。工委书记田
万生、保安处长黎光等领导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作
了重要指示，叫我们体息一天再走。

黎光处长分别和我们谈了话，了解我们每个人的
详细情况，并帮助我们分析形势，研究今后任务的复杂
性和艰巨性。组织考虑到我年轻，又没有白区工作经
验，因而重新决定将我暂留三段地工作。给我的任务是
和康思源搞巡逻侦察，每日往返几十里路，在三段地与
宁夏交界处，侦察马鸿逵匪军的动态。

一九四六年五月，上级调我们到定边保安处工作。
当时保处设在定边镇一个“福兴永”的旅店内，以旅店
作掩护，进行地下秘密联络工作。定边镇自古以来就是
塞内外南北交通要道，来往商贾旅客很多。占据这个地
点，一方面便于侦察情况，一方面也可以搞些经济收
入。我在店里当了店员。旅店每天要接待许多人，有出
生入死的地下共产党员，也有真正的资本家和大商贾。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里工作，使我增加了不少胆识，受到
了极大锻炼。

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后，已进入一九四六年的冬
天。当时根据地形势发展，我们的身份都已公开，不需
要以旅店作掩护了，就把这个旅店卖给一家姓高的了，
这个高掌柜后被马鸿逵匪军杀害。以后，我被分配到保
安处外勤科，搞了“特费”发放工作。

三、初受磨炼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反
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保安处接到上级命令，叫选拔一批
机智勇敢的青年，组成武装侦察排。我被选上了。从此，
我脱离了“特”工作，成了一名光荣的侦察队员。这年的
上半年，党中央进行了战略转移，主动放弃延安。我保
安队根据斗争的需要，改编为独立大队，统一归三边警
备旅指挥。独立大队共五、六百人跟随司令部，负责守
卫站岗、侦察联络、管训俘虏及后勤工作。

马鸿逵大兵压境，占领了盐池县时，我三边警备旅
充分做好了战斗准备，坚守定边城。定边距盐池县仅有
六十华里，我们日日夜夜守在城头上，爬在战壕里，傍
晚用沙袋子堵住城门，随时准备回击敌人的进犯。

一天，部队首长突然交给我一个任务：给三段地工
委送一封急信。信的内容是：“火速东退”，写在指头大
的一个小纸条上，为的是一旦被敌人捉住，可将信一口
吞掉。当时，马鸿逵匪军对定边通在三段地的道路，监
视得十分严密，为了能顺利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临行前
部队首长特意给我换了一匹好马，并再三叮嘱。

第二天凌晨，窗户纸发青我就骑马出发了，一上
马，恨不得一下飞到三段地。那一带的地形特点是，山
势不高，过一道沙梁下一道坡。我在飞马前进中，脑海

里不断想着临行前首长对我的再三嘱咐：上坡时加快
速度冲上去，防止迎头碰上敌人，让其占去有利地形。
抢先占据高处，登高望远，能及早发现敌人，打主动仗。
走到半前晌，当我扬鞭策马奔上一面大坡时，果真瞭见
一群敌骑朝我这个方向驰来，我立刻掉转马头翻过一
条深壑，越过一架山梁，把敌骑甩得无影无踪了。当我
绕道又向目的地奔驰时，突然又发现一股敌骑，从前方
的斜坡直插下来，打头的敌人离我仅仅有三百多米远
了。在这千钓一发的时刻，我先发制人，首先向敌人开
枪射击，接着掉转马头疾驰而归，当敌人爬上高处时，
我已经跑得很远了。敌人追了我一段，看看无法追上就
回去了。

当我逃出险境，返回定边时已经黄昏了。当时马和
人都向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情去见首长，眼泪不由得夺而出。我把路上遇险的经过
向首长作了汇报，首长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对我进行
了安慰。尽管如此，我仍长时间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
内疚着。几天以后得知，三段地工委安全转移了，我心
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四、打回伊盟去

ー九四七年三月的一天，马鸿逵匪军出动骑兵和
步兵共七个团，向我定边发动进攻。清晨战斗打响了，
枪炮齐鸣，敌人还有飞机配合，战场上硝烟弥漫，一片
火海。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持续打了十多个小
时，以后部队撤退到定边一百多里的南山打游击。

一九四七年六月，组织决定调我到吴旗党校学习。
在学习期间得知伊盟支队正式成立了，并得知高增培
任政治委员，王悦丰任司令员，高平任副司令员。听到
这个消息，我这个从伊盟出来的战士多么想回到家乡
的队伍里出点力啊！盼啊盼，终于盼来了高政委。高政
委是我们在延安时的上司，他来到吴旗党校后，我向他
提出参加伊盟支队的请求。经过多次要求，高政委终于
答应了。一九四八年初，我正式到了伊盟支队。两个月
后，我们这支骑兵队伍，从吴旗出发，辗转到准格尔旗
打游击。路经神木、高家堡等处，亲眼看到白区人民的
困苦。那时，春天的消冰水缓缓地流着，有时还漂着冰
凌，天上下着蒙蒙细雨，雨中忽而夹杂着雪花。扶老携
幼逃往红区的老乡们，涉着齐腰的河水，忍受着刺骨的
寒冷。看到这种情景，我们更加僧恨敌人，人人抱定決
心，勇敢杀敌，尽快解放白区人民。

打回伊盟的第一仗是参加解放神山的战斗。主力
部队是神府方面的四六团。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作战。从
五字湾出发，连夜赶往神山战场。由于向导迷了路，天
明才赶到神山附近。主力部队已将顽敌打垮，正赶上败
退下来的敌军，我们与四六团前后夹击，敌人没有退
路，只好全部交枪投降。这次共俘虏敌人三百多名，其
中有准旗王爷兼警备司令的奇永泉和有名的“郝团长”
郝茂林。与“郝团”齐名的“黄团”在人民军队强大的的
攻势前，不久也全部起义投降了。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出于极度仇恨敌人的心情，把
缴获的一辆小轿车的轮胎全部扎坏了，因而受到上级
的批评，这成了我们幼稚无知的一个笑柄。以后，高政
委见了我们总要说：“你们这伙楞头青，就能戳漏子！”

（未完待续，摘自《继往开来》）


